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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在讲授《新约的文化世界》。这是第七节课，《纯洁与污染》。

你正在教堂结束圣经学习，已经学习完了《约翰福音》或《罗马书》等圣经书卷，你问班上的学生，我们接下来应该学习什么？后面有人说，嘿，利未记呢？班上的每个人都开始咯咯笑，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个笑话。

许多基督徒，尤其是西方教会的基督徒，认为《利未记》是一本难以理解或意义不大的书。在西方，我们真的必须努力成为《利未记》这类文本的同情读者，以至于我们不会仅仅将其中关于什么是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什么是被污染的和被玷污的讨论视为大事，就像有什么大不了的一样。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些问题对于有关如何与圣洁的上帝建立关系的人来说真正具有意义。作为 21 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在这方面面临许多障碍，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甚至更特别是在西方新教地区。

从一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把旧约的纯洁准则和仪式法视为过时的、外在的、墨守成规的，它们只会妨碍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为那些参与古代以色列人、早期犹太宗教实践的人展现真正的宗教信仰。新教徒尤其揭开了圣洁的神秘面纱，放宽了通往圣洁的通道。当然，这并不是普遍正确的。

我们中的许多人无疑都有过在圣神面前的经历，但我认为，我们可能很少会有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中的经历。以赛亚在圣地，突然意识到上帝的存在，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一群不洁、被污染的人群中是多么不洁、多么污秽，以至于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蒸发，需要净化才能安全地留在那里。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圣物的力量和危险的意识，而这种意识过去导致许多人只依靠宗教专业人士（通常被称为牧师）接近圣物。

现在，所有信徒都可以自由直接地接触上帝，无需专业中介，这尤其是由于基督的奇妙工作，基督教恢复了宗教改革遗产的一部分，我想说，由于宗教改革的见证，基督教的所有分支都恢复了这些遗产，如果我们不首先了解基督所超越的旧安排以及使这些安排有意义的理由，我们就很难充分理解基督的工作。那么，尤其是现代西方人，如何才能开始掌握古代以色列人、第二圣殿犹太人等的纯洁和污染的内在力量呢？一种方法就是简单地思考污垢以及我们处理污垢的方式。我说的污垢，是指土壤。

例如，舀起一杯盆栽土，扔进花园。任何路过的人看到那里的泥土都会说，好吧，那是泥土。它应该在它该在的地方。

它和其他泥土混在一起。它就在户外。这很正常。

把那杯泥土铺在车道上。如果你像我一样，那不会给你带来太大困扰。你会发现，无论是强风还是大雨，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但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对车道的污染。他们可能会在 24 小时内拿着扫帚把它扫回原处，也就是和其余的泥土一起铺在草地上。把那杯泥土放在客厅的地毯上。

几乎没有人会允许它留在那里。我说几乎没有人，因为他们可能是我们大学里的人在看这个。但一般来说，你不会允许它留在那里。

你会很快地把灰尘铲起来，然后用吸尘器吸走残留物，直到那个空间里没有可见的灰尘，因为灰尘不属于客厅地毯。当我说出这些话时，我实际上正在重温做父亲的一些记忆。灰尘不属于客厅地毯。

还要考虑食物，考虑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在哪里吃，以及我们在哪里或如何处理食物，尤其是在食物周围。我们可能会开始感觉到我们有自己的个人纯洁和污染准则，这些准则非常有效。我会吃牛肉，我会吃猪肉，我会吃鸡肉。

我不会吃狗肉。为什么呢？我真的说不准是不是因为狗肉太难吃。只是因为你不吃狗肉。

你知道，在美国，我希望我没有冒犯任何观众。在美国，吃狗肉或猫肉被视为禁忌。这不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我们认为，如果有人突然把盘子放在我们面前，说“哦，那是咖喱热狗”，我们可能会对此感到厌恶。想想食物从盘子上掉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食物从厨房台面上的盘子上掉下来，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说，“哦，好吧，没关系。”

只需舀起来就行了。如果食物从盘子里掉到地上，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想把它扔掉，重新开始，或者至少把它冲洗干净。说实话，出于节俭的考虑，这将是我的解决办法。

只要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没事的。有些人可能根本不在乎。

只需将其扔回盘子里，五秒规则，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并坚持下去。我们处理食物的方式可能反映了我们社会化的纯净和污染准则。我们不会只是拿起食物，将其扔到客厅的地毯上，然后从地毯上吃掉。

为什么不呢？这样做其实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我们觉得它有点不对。这更像是一种操作上的污染，而不是伦理道德之类的。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个人问题。想想你会如何对待生病的人。是的，这变得非常个人化，因为这里的反应非常广泛。

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洁癖。说实话吧。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洁癖。

尤其是洁癖患者，他们能体会到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注意到有人感冒了，他们抽鼻子，你是怎么了？他们可能会这样做，然后他们想和你握手。你会怎么做？你会说，很高兴见到你，碰拳头，还是用另一只手做点别的？你会握握手，然后一有机会就去拿消毒剂或洗手吗？还是你只是握了握手，说，没关系？

我也有鼻涕。这不是问题。这些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纯洁和污秽准则，以及如果我们认为污秽已经发生，该如何处理污秽。

现在，我刚才讨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用我们对微生物、细菌等的担忧来解释。但我谈到的动态和本能反应，以及我们为自己发展出的处理我们认为是污秽的东西的方法（不是在任何文化中都统一的，而是我们自己），都与古代以色列人、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对《利未记》中描述的事物的本能感受相符。顺便说一句，我们自己的纯洁准则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像古代以色列人或第二圣殿犹太人的纯洁准则具有社会影响一样。

事实上，可以说，那些纯洁准则、那些污染禁忌，主要是为了社会工程，让犹太人与犹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不是与非犹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样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的种族界限、群体的边界就能够保持完整。想想你的纯洁准则和污染准则，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当你注意到大多数人处理食物的方式，对不起，当你注意到他们对食物的处理不如你细心时，你会再去别人家吃饭吗？也许你会，也许你不会。

也许你会说，我不去，我要请他们过来吃晚饭。我喜欢他们，但我不太愿意再回去。或者想想你所在城市或城镇中的无家可归者。也许你并不介意向无家可归者伸出友谊之手，但也许你会注意到，很多人一看到无家可归者就会伸出友谊之手。

无家可归的人是无处安放的人，是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这对于纯洁和污染的理念至关重要。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

所以，无家可归者是流离失所者。我们可能会考虑卫生问题，你知道，无家可归者可能没有最好的淋浴和洗手设施，但最终，我们对清洁的想法可能会影响我们与那个人的社交互动。同样的事情可能也适用于时间。

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如果他们在家里接到商务电话，他们的时间就被侵犯了，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就被侵犯了。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如果你是牧师，这并不适用于你，但如果你是一名会计师或类似的人员，如果你在工作，有人提起一件极其私人的事情，想谈论他或她在家里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工作场所被侵犯了，工作时间被侵犯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对我所说的任何不适情况产生共鸣，或者对我所说的清洁、污染的任何反应产生共鸣，我们可能会开始对古老的纯洁和污染准则产生一些同情。

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许多现代的纯洁准则（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都与微生物和传染病有关。与古人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我所描述的动态，而在于他们并不那么担心感染疾病本身（这驱动了至少西方现代思想的很多方面），而是担心感染某种东西会让他们不适合与圣洁的神互动，从而也增加了整个人民不适合留在圣洁的神面前和保护之下的程度。相反，我也听说过有人试图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解释古代犹太人的纯洁准则，这实际上忽略了早期犹太人为什么关心纯洁和污染这一问题。

你知道，无论你如何从医学角度解释、合理化、证明犹太人的饮食规定，都与猪肉不洁的原因无关，与古代世界认为猪肉不洁的原因无关。我们强加了一种外来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根本不会引起犹太人的关注，他们宁愿死于酷刑，也不愿吃一口猪肉，因为这是故意违反法律。纯洁与宇宙及其万物的神圣秩序有关。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被描述为对宇宙尺度上万物安身立命的担忧。相反，污染与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移位、在某个地方或时间做不合适的事情以及进入秩序某种程度上衰败的状态有关。因此，当我们阅读《利未记》时，我们注意到人们对液体等事物有很多担忧。

与生殖有关的体液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体内，当它们流出并越过界限时就会受到污染。在上帝规定的休息日工作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活动，把一个地方看作是一种时间地图。龙虾是不洁的，因为它们生活在海里，但行走方式却像陆地动物，因此代表了本应分开的类别的混合。

我说的“应该”，是指从宇宙及其秩序的视角来看，万物应该归于何处？万物应在何处安放？患有皮肤裂伤、渗出性皮肤病的人（在《圣经》的英文译本中，他们通常将其归为麻风病）会经历正常界限的侵蚀，即皮肤的界限，即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分界线，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了污染状态。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另一个因素：圣洁的存在。

在以色列，这特指一位圣洁的神的存在。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与平凡不同的事物。它是完美的、完整的、完整的，并且充满了平凡生活的力量。

这种力量既可以带来祝福，也可以带来毁灭。而神圣者，将宇宙设定在完美的秩序中，不能容忍污染。因此，一方面，以色列迫切需要神圣者居住在其中间所带来的好处。

另一方面，以色列必须极其小心，不要让污染亵渎神圣。因此，以色列需要明确的指导方针，如《利未记》中提供的指导方针，以便知道什么时候某事或某人从洁净变成了污染。以色列还需要明确的流程来遏制和消除污染。

因此，净化仪式是将那些已经进入不洁境界的东西带回到洁净境界的方法。以色列必须知道如何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将污染物带入圣洁之物，尤其是圣洁之物。顺便提一下，我只想指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所有文化都关心纯洁和污染，并希望在洁净的状态下接近圣洁之物，以便得到祝福而不是招致愤怒。

现在，希腊和罗马的洁净法典很少像我们在《利未记》中看到的那么复杂和详尽。但是，例如，人们发现的铭文列出了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接近某个神殿或寺庙或圣地。因此，如果一个人要去那个圣地与那里的神灵会面，他首先需要戒除某些污染，进行某些净化，等等。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纯洁和污染只是对犹太人或犹太基督徒来说重要、相关和有意义的概念和准则。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我们发现《新约》的作者写到纯洁和污染主要受到《旧约》和第二圣殿犹太纯洁准则和仪式等的影响。

因为，当然，这也许是所有（如果不是全部）新约作者的背景。所以，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思考一下《利未记》以及该文本中传达的纯洁和污染。我可能先从《利未记》第 10 章的几节经文开始。

这引出了我们需要讨论的主要类别。主对亚伦说，你要区分圣物和普通物，洁净物和不洁净物。你要教导以色列人民主通过摩西告诉他们的一切律例。

现在，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发现了两组成对的类别。神圣的和普通的，是一对相关的类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也是第二对相关的类别。

还请注意，本文中祭司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全体人民了解这些类别，以及上帝如何确定和规定人民如何处理这些类别。因此，主通过摩西向人民宣告了所有法令。让我们思考一下第一对类别，即普通类别与神圣类别的对比。

普通或世俗，虽然在英语中，profane 有亵渎等贬义，但普通或世俗或亵渎一般是中性词，指人类可以接触到的普通空间和普通事物。相比之下，神圣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词。

普通是一种不具标记性的术语。它对于该对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术语，而神圣则是该对的一个特殊术语。也就是说，该对的存在是为了凸显神圣，而不是凸显普通。

圣洁是指与普通事物分开的特殊地方或特殊事物，以某种特殊方式属于上帝。第二对术语是洁净和不洁净。洁净实际上是这对术语中的中性词。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术语。它通常指处于正常状态的人或事物。理查德·纳尔逊 (Richard Nelson) 撰写的《培养忠诚的牧师》一书是有关这一切的精彩文章。

在那本书中，他写道，洁净的东西可以被认为是在上帝创造时设定的界限内处于适当位置的东西，其外部界限完整无缺。相比之下，“不洁净”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术语。它表示某物已经从正常状态跨越到危险的污染状态。

现在，这两组术语一直有效。你可以用这两组术语中的一类来描述任何事物、任何人。典型的以色列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干净和普通的。

有时，他或她会变得不洁净，必须处理或以某种方式解释和管理这种不洁净。但大多数时候，典型的以色列人是洁净而普通的。如果他或她招致污秽，他或她就会变得不洁净而普通。

例如，一个女人在月经期间变得不洁，仍然很普通。但这种状态在月经结束后不会持续。她会经历净化，再次变得干净和普通。

遗精的人也是一样。希望犹太市场出售的食物是干净普通的。这些食物都是正确的食物，处理得当，而且很普通。

任何普通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吃。问题在于，在外邦市场上出售的食物很可能是不洁的、普通的，因此不适合犹太人食用。不洁的意思是，它来自寺庙中献给偶像的动物祭祀，或者来自屠宰不当的动物，以至于血液留在组织中，留在那里供以后食用，等等。

什一税是为祭司征收的，这意味着土地出产的部分，所以不是所有的小麦，而是一些小麦。不是所有的橄榄油或葡萄酒，而是一些橄榄油和葡萄酒。为祭司征收的什一税是干净和神圣的。

因此，只有圣职人员，也就是祭司，才能在洁净的状态下食用这些食物。普通以色列人食用部分什一税，就等于普通人将圣物据为己有，这违反了这些范畴。这会亵渎什一税和圣物，并激起神的愤怒。

墓地是不洁的、普通的，而寺庙区域则是洁净的、神圣的。这些分类都是为了防止将不洁之物带入神圣之物面前。古代人对不洁与神圣结合的看法可以与星际飞船企业号的船员对物质和反物质接触的态度相比较，请原谅西方文化的类比。

你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因为这两件事相遇产生的破坏力可能是灾难性的。还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掌握。典型的一世纪犹太人从《托拉》本身中得到启发，不区分礼仪法和道德法。

这都是法律。这都是同等的法律，同样有意义且具有约束力。这是关于如何在神圣的上帝面前生活并遵守契约的单一连贯的指示。

这在利未记中很容易并列地体现出来。例如，利未记 19:18 至 19 中的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族的儿女，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你们不可让牲畜与异类配种。

不可把两种种子种在一块地里，也不可穿用两种料子织成的衣服。你看，这两节经文并列在一起，我们现代人可能会立即认为这是一点道德教诲。不要心怀怨恨。

不要报复。爱邻如己。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利未记》中的一句话。

我们可以将其归类为与礼仪法有关。在一块田里播种在道德上有什么关系？我显然不是农民，因为我现在很挣扎。大麦和小麦或大豆和小麦。

显然，除非你真的喜欢大豆和所有小麦制品，否则这样做并不方便。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一定与不混合谨慎而独立的东西的仪式愿望有关。

所以，对于古代以色列人、对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上帝教导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连贯的整体。这种不区分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同样的祭品，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赎罪祭，是用来处理因商业交易中的欺诈而造成的污染和通过接触不洁的人或动物而感染污染的。所以，我们再次说，哦，第一个是道德考虑。

第二个是仪式上的考虑。对于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这两者都只是污染方面的考虑，因此被联系在一起。我想花点时间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早期犹太教的纯洁地图。

纯度图提供了宇宙秩序的模型，即万物相对于其他事物处于适当位置的模型。它们提供了一种规范或基准，人们可以根据它来判断什么时候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因此需要特殊处理或关注，无论是避免还是净化。在早期犹太教中，我们可以谈论人物地图、空间地图、时间地图、食物地图和个人身体地图。

这些地图乍一看似乎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它们相互补充。它们共同强化了犹太社区的外部边界，即犹太人的界限和外邦人的界限，以及犹太社区内部的结构和等级制度和内部秩序。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的地图。

第一级地图会将以色列人与非以色列人区分开来。外邦人基本上不在地图上。而以色列人则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洁净人。

非以色列人​ 事实上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因为上帝选择了以色列人作为合适的人，作为他自己的洁净人，但他特别从所有其他不适合上帝、不适合上帝自己的国家中挑选了以色列人。在利未记中，我认为一条基本命令至少被提到了三次，但这里是在利未记 11:44。我们发现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你们必须保持圣洁，并且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此，上帝选择以色列，这给以色列带来了特殊的负担，要以色列反映上帝的圣洁，并在其日常实践中反映上帝自己区分洁净与不洁净的行为。割礼将以色列人与古代世界上大多数非以色列人区分开来。

也有例外，但归根结底，当一个外邦人想到割礼时，他们会想到犹太人，而很少想到某些埃及祭司等等。割礼是一种仪式，将以色列人的特殊性铭刻在以色列男性的身上，以色列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区分开来，是上帝的子民，是与上帝立约的人，是上帝的子民，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与上帝立约。现在，在以色列内部，存在着神圣的等级制度，以加强以色列民族内部犹太人的内部等级制度和内部秩序。

所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最底层，在圣洁的层面上，你们有以色列人，男人和女人。他们很干净，但很普通。但在以色列内部，有一个部落是特别为上帝而分开的。

所有以色列人都从外邦人中被分别出来归于上帝。但在以色列内部，利未支派被进一步分别出来归于上帝。因此，利未人承担起特殊的责任，负责看管会幕和圣殿的物质结构和所有仪式活动。

在利未支派中，还有更多群体被进一步划分出来，专门侍奉上帝。这些群体包括利未支派中的祭司阶层、祭司宗族或家族。这些祭司比普通利未人更容易接近上帝，而利未人又比普通以色列人更容易接近上帝。

在所有的祭司中，抱歉，在所有的祭司中，剧透警告，有一个人，就是大祭司，他是所有人民中最被上帝所分别的人。由于他被分别的程度更高，他比他的祭司同僚更能接近上帝，进入上帝的圣地。所以，真正思考这些内部的纯洁界线，顺便说一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古代以色列的等级制度、祭司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第二圣殿犹大或犹太进入罗马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

因此，神圣准则在此强化了内部结构。我们已经进入了空间地图，因为它们与《摩西五经》中的人物地图紧密相连。圣殿是一种模型，既是以色列内部等级制度的模型，基于谁可以越过哪条线，然后不能再越界，也是以色列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更神圣的代表。

所以，如果你能想象出你曾经见过的圣殿模型或图像，你就会知道，外面最外面的区域被称为外邦人庭院，这其实有点用词不当。我从未在古代文献中看到过这样称呼，但我发现它被描述为向所有人开放的庭院，向所有部落开放的庭院，例如在《马加比四书》第 4 章第 11 节中。但结果是，这是外邦人可以进入的空间，不能再往外去了。当然，犹太人也可以去那里。

这就是向所有部落、所有国家开放的意义所在。但是外邦人可以到达某个点，超出这个点他们就不能再去了，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隔离。在会幕里可能根本不是这种情况。

也许在第一座神庙里也没有。但在第二座神庙里有一系列铭文，其中一些已经被发现。完整的铭文仍然存在，现在收藏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一堆用希腊文写的石头基本上是在警告外邦人，他们不能通过这个点。如果他们通过了，他们只能怪自己很快就要死。所以，这是终极的禁止擅闯标志。

但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其他院子——首先是以色列妇女院。因此，以色列妇女比外邦妇女更被上帝所分别。

他们可以进入圣殿内的下一个区域，从物理上讲，比所有非以色列国家都更接近上帝。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一个由以色列男子、以色列俗人和男性俗人组成的法庭。所以，这是另一个内部区别。

现在，在以色列人的庭院里，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圣所。首先，圣所前面有一座祭坛。然后，圣所本身由两个房间组成，本质上是两个房间。

第一个地方叫做圣所。圣所后面的第二个地方是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至圣所。

圣所是祭司可以进入的空间。当然，他们可以在祭司院子里、祭坛边活动，轮到他们时，例如，在主面前烧香，就可以进入圣所。但最神圣的地方，即至圣所，在概念上是神界和人界的交汇处。

只有大祭司才能去。而且，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只有通过非常谨慎的净化仪式和污染预防才能做到这一点。

侵占是我们在《利未记》中遇到的一个概念；它可能不是《利未记》，但可能是《民数记》。但如果有人越过了那个点，即他们（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凭借他们的圣洁程度有权越过那个点，那么那个人应该被圣殿守卫杀死，因为成功的侵占是对这些圣地的玷污。

因此，这是对上帝的危险挑衅。现在，在《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三书》中有一些与此相关的精彩故事。这是我为《伪经》制作的简短信息广告。

但是，有些外邦领袖试图越过他们有权去的地方。在这些故事中，一旦他们离开向所有人开放的法庭，进入为其他人准备的更神圣的地方，上帝就会以某种奇妙、神奇的方式进行干预，以回应上帝子民的祈祷，他们祈祷上帝不会让圣所被玷污。例如，在《马加比二书》中，塞琉古国王塞琉古四世任命的一位可怜的将军名叫赫利奥多罗斯。

他只是按照吩咐去做。他进去了，就好像当时就中风了一样。正如《马加比二书》中的故事所说，骑马的天使殴打了他，把他扔来扔去。

而多亏大祭司奥尼亚斯的干预，他才得以保全性命。无论我们从历史角度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它都告诉我们关于圣殿的纯洁和污染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情。侵占是致命的。

这个地方的神圣性虽然可能是一种祝福，但却是致命的。如果你在神圣之处失足，那可能是致命的。现在，以色列的土地也被认为比外邦国家的土地更神圣。

再次，因为上帝的选择。上帝选择以色列作为他的居所，以及他将赐予自己子民的地方。迦南人的污染和不洁是他们被驱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灭绝的原因。

而这种威胁在文献中继续笼罩着以色列。如果他们增加不洁，如果他们不注意控制污染并消除土地上的污染，土地就会把他们吐出来，就像他们之前的迦南人一样。现在，还有古代以色列的时间地图。

也许最明显的时间图就是一周的节奏。有六天可以劳动，但第七天是分开的，就像祭司比以色列的俗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分开一样。第七天是上帝分开的，因此，它是主的圣日。

上帝的圣洁子民和被号召像我一样圣洁的人们必须尊重这种圣洁。因此，安息日，即第七天的休息，成为犹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从理论上讲，也是一种不可侵犯的做法。在以色列，违反安息日将被处以死刑。

因此，我们每周都有这些节奏，这也提醒我们以色列人民的圣洁，他们被神圣的上帝选中，通过做上帝所做的事，在安息日休息来反映他的圣洁。当然，一年中还有更广泛的神圣日历，包括平常时间和神圣时间。例如，三个朝圣节日逾越节、五旬节，或者，哦，天哪，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还有棚子。

感谢摄像师先生。谢谢希尔德布兰德博士。所以这三个时刻都是神圣的时刻。

它们不应像一年中的其他时间一样被对待。它们应以特殊的方式被对待，以反映出这一时刻的神圣性以及在这段时间里所纪念的事物的神圣性。所以，我们也有这些地图。

正如我所提到的，还有食物地图或围绕食物的地图。这些可能是最普遍想到的关于洁净和污染、利未记中洁净和不洁净的规定，甚至是犹太人和古代世界的规定。如果一个外邦人知道关于犹太人的三件事，他或她知道他们受过割礼，他们遵守安息日，他们对于吃什么和不吃什么非常好奇。

但利未记列出了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洁净动物包括具有两个特征的陆生动物。它们反刍、反刍，并且蹄子分叉。

如果动物只有其中一种，没有另一种，那么它就不干净。如果动物两者都没有，那么它就不干净。海洋生物可以是干净的。

洁净的鱼是指那些有鳍又有鳞的鱼。如果它们缺少其中一种或两种，它们就是不洁净的，因为这是类别的混合。这是上帝秩序的异常。

我曾提到过龙虾，它生活在水中，却行走在陆地上。这超出了上帝的范畴。外邦人吃龙虾可能没问题，因为外邦人不洁净，龙虾也不洁净。

它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被分别为圣归给主的人必须区分洁净与不洁净，这是上帝亲自选择的，他选择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而不是那些人。此外，对于哪些食物适合哪些消费者，也有严格的规定。

血属于上帝。利未记中有一句著名的经文，说血是生命，献血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不是用来喝的，而是为圣洁的人民赎罪。血属于上帝。

所以，犹太人不吃血。他们在吃血之前会小心地从组织中取出血液。不过，也拿献祭动物为例。

大多数动物都被人吃了。但并不总是如此。有些是全牲祭祀。

但如果我把感恩祭带到圣殿，我实际上可以吃掉很多。但祭司只能吃掉其中的一部分，而上帝只能吃掉或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那些被完全烧掉的部分是上帝的享受。

有些部分，我不记得是哪些，是属于祭司享用的。而俗家祭司不会吃祭司的部分，因为那是祭司的圣物。它属于他。

供奉者及其家人可以吃剩下的食物。因此，一方面，我们关注食物，但这种关注强化了以色列的内部等级制度，上帝位于最高层，祭司位于第二层，其他人位于下方。正如我所说，这些规定中的很多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食物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人之间的区别。甚至犹太人也开始认识到这是饮食规定的一种主要功能。制定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人过于自由地交往，因为他们对宗教、上帝和道德有着疯狂的想法。

因此，犹太人必须特别注意食用干净的食物，以干净的方式烹制，不带血，不勒死等，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流散地建立自己的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他们吃的是干净的食物，烹制方式也是干净的。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犹太人将在流散地城市中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因为他们将围绕自己的市场进行组织。

因此，关于吃什么和不吃什么的饮食规定最终也强化了人们的地图和以色列的号召，即要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上帝的选择。最后，我们来看看身体地图。这里是利未记最有趣的地方，它关注的是表面。

例如，皮肤表面、衣服表面，以及孔洞，这些身体开口是污秽进入或污染排出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的理念是身体应该是完整的，身体内部的东西通常应该留在身体内部。我们必须小心从外部进入的东西。

我想，这更多地与食物类别有关。但在这里，身体不应该渗出液体。皮肤不应该具有渗透性，就像利未记和其他地方标记为麻风病的各种湿疹一样。

而那些从生到死的身体，或者那些象征着从生到死的过渡的身体。例如，女性的月经实际上象征着一个没有发生的生命，成为污染源。个人身体成为社会身体的一种象征。

对个人身体界限完整性的担忧反映了对社会团体界限完整性的担忧。现在，另一位这方面的杰出学者理查德·纳尔逊，我现在要提到的是玛丽·道格拉斯，她写了很多关于利未记的文章，但她的代表作是《纯洁与危险》。她对现代部落文化以及古代以色列文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使她认识到，身体，即个人的身体，是一个可以代表任何有界系统的模型。

因此，当我们思考、阅读利未记时，我们会思考什么越过了这条边界，皮肤的边界，我们最好也把它看作是加强以色列对以色列本身边界以及什么进入以色列和什么从以色列出去的关注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应该说污染本身通常不是问题。犹太人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污染。

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个月女人都会来月经，每个人都会遭遇亲人去世的痛苦，还要处理尸体、埋葬尸体。

不洁，或者说污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了解它是否发生以及何时发生，以便遵守适当的净化仪式来消除污染，这样污染就可以得到控制和处理，而不是在土地上蔓延、繁殖和积累，从而威胁到土地再次将其居民吐出。圣地各处都有污染，有趣的是，也许有点奇怪的是，污染对至圣所本身也有影响。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赎罪日仪式，就会发现我们不仅要处理外面的污染，还要处理这里污染的影响，这里是人与神互动的最深处。因此，人们关注的是净化圣所，净化最深处的圣所，那里是没有人去的地方，净化一年到头的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某些污染，没有规定要举行净化仪式，也没有规定要献祭，这表明，至少在古代以色列，除了毁灭受污染的生物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某些污染。

例如，这适用于明知故犯地吃不洁食物、参与偶像崇拜或违反安息日的人。我现在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什么使纯洁准则对参与者有意义。我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但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色列的选择，对不起，是上帝选择以色列，也是对以色列的使命，要以色列保持一种属于圣洁上帝、与圣洁上帝互动的状态。圣洁上帝与以色列的联系，选择以一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方式生活在他们中间，要求全体人民保持圣洁，注意这些纯洁和污染问题，使与神的接触有益而不是有害。

以色列的土地是上帝的圣地，需要圣洁的人，不能玷污它。同样，利未记 18 章也是值得一读的好经文。同样，迦南人的污染导致这片土地将他们吐出，这是比喻的说法。

因此，现在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须遵守洁净程度，有效地处理污染，这样这片土地才能留住他们。我认为，至少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是《利未记》20:22 至 2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以色列人对区分洁净与不洁净的关注，反映了上帝选择以色列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因此，以色列人与所有其他民族的社会界限和社会身份的映射，是每个以色列人关于什么是洁净或不洁净的决定中都包含并强化的因素。顺便说一句，遵守安息日也主要被认为是反映上帝的活动，无论是见证上帝创造世界的工作，而不是任何其他上帝创造世界，还是见证上帝的救赎工作，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从奴役之家带出来，从而创造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第二圣殿时期，特别是在流亡期间，我们发现犹太人正在寻找其他方式来解释和赋予《利未记》等文本中的规定以意义。

例如，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饮食法是道德原则的编码，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或安条克犹太教中。例如，在《阿里斯提亚书信》中，我们发现动物具有某些特征或被赋予了某些特征，这可能是公元前一世纪在埃及（当时可能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写的文本。因此，避免食用这种动物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指导，禁止体现该动物的特征。

因此，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不吃秃鹫或秃鹰，因为我们被教导不要捕食弱者或垂死之人。所以，实际上，在那篇文章中，你会看到关于各种动物及其相关恶习的长篇大论。所以，这成为新时代的一种思考方式，关于他们自己的纯洁法和他们自己的饮食规定的意义。

另一本与此相关的经文是《马加比四书》，其中的饮食法则本身并没有道德化或寓言化，而是被视为一种上帝赐予的训练锻炼计划，以培养自我控制的美德。因此，我们不吃猪肉和龙虾等最鲜美多汁的肉类，这是上帝教导我们抑制激情、抑制欲望的方式，并在日常生活中锻炼我们的自我控制，以便我们也能凭借自我控制做出更大的道德决定。最后，我想谈谈对纯洁程度的关注。

你越接近神圣上帝居住的中心，你就越需要关注纯洁和污染。圣殿工作人员、祭司和利未人不仅在耶路撒冷居住期间，而且一般在全年都要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许多污染，而这些污染对于普通人来说在离开圣殿时是相当正常的。因此，祭司只能参加他们最亲近的亲人的葬礼，但被禁止为其他人造成尸体污染，而普通以色列人可以埋葬任何人并照顾他们。

事实上，另一本介于新旧约之间的圣经《托比特书》称，托比特埋葬被杀的以色列人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慈善行为。但牧师不能这样做。牧师只能埋葬他最亲近的亲属。

所有进入圣殿神圣区域的人都会比在莫丁或加姆拉的家乡更加关注洁净和污染，关注洁净程度。所有犹太人都应关注控制和驱散整个土地上的污染，以免土地将他们吐出。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污染。

他们只是在事情发生时才处理。有一些被禁止的污染是所有犹太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例如，故意拖延净化以防污染，就构成了故意的违法行为，而且会污染圣地。

祭司的尸体污染，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除了祭司的近亲之外。某些性污染，乱伦，在妇女月经期间与她性交，兽交和同性恋行为。与偶像交往或偶像崇拜是一种污染，没有净化。

此外，还有谋杀、忽视割礼和玷污圣殿或安息日。至少在第二圣殿犹太教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量是对二次污染的关注，二次污染是由人或本身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的东西造成的。大多数犹太人并不关心二次污染。

但法利赛人似乎以关心二次污染而出名。因此，他们不仅关心接触他们的不洁之人造成的污染，还关心他们可能接触的不洁之人所接触的东西。因此，他们相应地规范了与其他犹太人的交往。

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往往是一个如此明显分化的群体，也是为什么他们与其他法利赛人一起吃饭，而不是与其他普通以色列人一起吃饭。虔诚的犹太人关心的是保持与手洁心净相关的纯洁。最后，我只想强调，古代以色列人，即第二圣殿犹太人，关心的纯洁既包括我们所谓的道德和意图，也包括我们所谓的仪式纯洁。

这些规定和做法不仅仅是外在的问题。它们是核心信念的外在体现。即服从上帝的愿望，即犹太人应该对上帝保持圣洁，就像上帝是圣洁的一样，并承诺在一个不洁的世界中活出反映上帝圣洁的生活。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的《新约文化世界》课程。这是第 7 节课，《纯洁与污染》。

